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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上海市宝山区法轮功学员姚桂珍被枉判四年三个月，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号被劫持到上海市松江女子监狱。目前，六十多岁的姚桂珍被强制洗脑按手印，企图逼迫她放弃信仰，她的血压升至260/110，医生谓病危，但监狱拒绝她保外就医。


姚桂珍，与法轮功学员王秋菊、范晚霞，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遭绑架，被劫持到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姚桂珍、王秋菊被非法批捕，范晚霞被“取保候审”回家。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姚桂珍和王秋菊被构陷到宝山区检察院，二零一九年十一月，被构陷到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公检法相互勾结，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姚桂珍被静安区法院枉判四年三个月，王秋菊被枉判一年四个月。姚桂珍上诉，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九号被上海静安中院二审非法维持原判，勒索罚金二万元。


二零二一年五月底，姚桂珍家属收到信件，得知姚桂珍已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号，被劫持到上海市松江女子监狱。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二日中午，姚桂珍家属收到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说姚桂珍现在血压高，让家属六月十五号上午，去监狱，他们安排医生跟家属讲姚桂珍的情况。家属得知后，心急如焚，非常担心。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家属到女子监狱，三个带执法记录仪的狱警接见他，负责姚桂珍的主管队长严姓警察告知家属，姚桂珍于六月十号隔离期满后，转到三监区。当夜，就因血压高，被送到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当时，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的医生和家属通了电话，医生告知家属，姚桂珍被送到医院时，血压到260/110，属于病危状态，经过医治，目前已趋正常。


通过医院医生的电话，家属和姚桂珍说了几句话，姚桂珍说道：“身体很难受，有几次，就感觉要过去了一样。”“她们逼我签字，两个犯人按着我的手。”


家属当即就和监狱狱警要求保外就医，狱警却表示，姚桂珍的身体没达到保外就医的条件。最后，狱警让家属写了“我了解我妈目前的病情”这几个字。


目前，姚桂珍的家属非常担忧，姚桂珍已经被非法关押两年多，上海市女子监狱为了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已经曝光出来的手段是非常残忍和阴险的（如《上海女子监狱长期暴力虐待法轮功学员》）。在此呼吁各界人士能更加关注此事，不要让罪恶再延续。


姚桂珍曾多次遭非法关押


二零零五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姚桂珍和十几岁的儿子（儿子还在读中学）遭绑架、非法抄家，未成年的儿子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被劫持到上海青浦洗脑班迫害。姚桂珍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上海女子劳教所，长时间被“关小号”，精神和肉体遭受严重的摧残。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姚桂珍、杜志龙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九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上海浦东新区南汇拘留所，姚桂珍被非法关押了十天。◇





【明慧网】所谓的“610”，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1999年6月10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遍布中共邪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恐怖组织，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是一个未经行政授权、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秘密任务、推行和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的非法机构。


各地“610”不法人员操纵公检法机构迫害法轮功学员，还打着“法制教育”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班，劫持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所、监狱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


“610”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又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组织。“610”不见于中国任何公开机构名单的组织和任何公开的政府文件与正式的法律文件，从成立到系统实施迫害法轮功的整个过程都是非法的。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露，江泽民曾与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有一个秘密谈话，其中就有这么一条：“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可见迫害元凶自己也知道是见不得人的，怕留下迫害证据。


“610”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罪行天理难容，同时，“610”作恶者也将承担所有恶行的一切果报，如不悔改，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惩治。◇





什么是“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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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两年前的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时年七十一岁的周贤文在世纪联华超市买粽子时，用四张写有法轮大法真相的五元币，被浦东新区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张江看守所。她原本非常健康，两个月后出现心脏不适，一动就喘气，且无法入睡，直至二十几天后昏厥。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周贤文被警察带着做各项体检和注射不明药物吊针后，“取保候审”回家。二零二一年八月八日，历经一年十一个月身体的剧痛，周贤文含冤离世。


“取保候审”回家的当天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上午，就是周贤文老人即将被“取保”回家的当天，在张江看守所，她被警察安排在看守所医院做心电图、验血、量血压（高压185）。


当日的下午，周贤文又被警察用车拉到南汇监狱总医院，做心超、验血、量血压（高压193）。警察带着她忙乎了一下午，回到张江看守所。


可回到看守所，周贤文的晚饭还没来得及吃，又被警长和两个警察强行铐在床上，打吊针。周贤文老人问：“为什么打吊针？”他们不回答。她又问：“吊什么针？”也不回答。


吊完针，国保警察马上让她“取保候审”，周贤文回到家中。从给周贤文准备打吊针，到她回家，大约是两个小时。


因四张五元币　在看守所被迫害


周贤文，家住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世纪联华超市买粽子时，使用了四张写有法轮大法真相的五元币，被浦东新区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浦东新区张江看守所。


在张江看守所，每次国保警察非法提审时，他们都逼问周贤文真相币来源，说：“只要说出真相币来源，什么都可以商量，你已经七十多岁了，判个三年、五年，这日子怎么过？”这样的非法提审共有五、六次。


七、八月份的上海是最热的，六十平米的牢房关了四、五十个人，又挤又热。每天只有一杯温水，洗澡只能用冷水。


二零一九年八月底，周贤文心脏出现不适，一动就喘气，睡觉只能半躺，且无法入睡。这样拖了二十几天后，直到有一天周贤文昏厥了过去。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关押了三个月的周贤文被答应“取保候审”回家。


如前所述，就在她回家的当天，周贤文被警察安排在看守所医院、南汇监狱总医院做各项检查，傍晚，她被注射未知吊针后，国保警察马上让她“取保候审”回家。


回家的周贤文老人身体垮了


周贤文修炼法轮功前，患有颈椎病、妇科病、胆结石、贫血等多种疾病。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这些疾病不药而愈，全都好了。


可是，周贤文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又不知道被打的什么药物吊针，她回家后，感到人很难受，一睡到床上，就喘不上气，不能躺下，分分秒秒不能睡，走几步就喘气，接个电话、开个门，都喘得不行。而且，她全身浮肿，走路像个木偶似的，整个人恍恍惚惚，迷迷糊糊的，整天傻呆呆地坐着，不想动。这是被绑架前从来没有的现象。


就这样，公安警察派了四个人在周贤文的住处门外看守，不准她离开住处。如果哪天没见周贤文有动静，第二天，就会有警察或居委会的人上门查看，好像担心她死在家里似的。


被构陷到检察院　后检察院撤诉


回家一年后，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周贤文获悉，她被构陷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她立即委托了外地律师。


律师多次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阅卷，并要求与承办检察官陈钢见面。律师当面和陈检察官沟通案情，递交了不起诉意见书，并转交了周贤文自己写的材料。


律师也请检察官一起去见见已不能出门的周贤文，检察官推托有事，再另行安排。后周贤文又向检察官邮寄了“取保”出来时，被打药致病的书面说明。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律师收到检察网短信。第二天，律师再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联系，获知，二零二零年十月，对周贤文的非法起诉已撤回，改为行政处罚十五天，但不执行。


健康恶化　被迫害离世


此后，周贤文老人的健康进一步恶化，有一天，她脚上突然长出了大大小小的水泡，水泡破裂，水流了出来。白天、晚上，她把脚搁在盆里滴水，几个小时，就有半盆水。渐渐地脚上流出的不再是水，而是白色的、黄色的浓稠的液体。


这时，周贤文的小腿开始疼痛，像刀割一样疼。小腿上发出密密麻麻的大、小水泡，水泡破裂、滴水、然后结痂了，不小心一碰，又破了，又是剧痛；站着、坐着、躺着都是痛，剜心透骨的痛。


这情况一直延续，最后，她双脚浮肿、溃烂、发黑。二零二一年八月八日，周贤文含冤离世，享年七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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